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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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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板，是当年我在西安参加西部

博览会时认识的。那年，我选了本村个
头最大，成色最好的板栗，到博览会参
展。一个大个子，长得白白胖胖，操山
东口音的人，来到我们展柜前，抓起几
颗板栗，左端详右端详，服务员小孙（村
里的）灵机一动，说欢迎品尝的时候，麻
利地呈上一盘刚从烤箱里出来，看上去
金灿灿的熟栗。山东汉子一尝，称赞不
已，说走了全国那么多地方，还没尝到
过如此好吃的板栗。当然好吃了，我们
那里属高寒山区，海拔一千八百米，又
有充足的阳光，是最适宜出产板栗的地
方。用这位山东汉子的话说就是：又甜
又糯，入口就化渣，简直爽呆了！不仅
如此，我们那里的板栗，还以个头大，色
泽亮而著称，不像北方出产的板栗，袖
珍颗粒，药丸子一般。

“这是我们村主任袁永春。”村文书
小李不失时机向客人介绍。

“幸会幸会！”对方与我热情握手，
随即递过名片。

我一看，精致的名片上赫然写着：
“食为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字样，下
面还有一排英文字母，我不认识。

从那天起，我便结识了赵老板。
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润

滑，不然，要不了多久，关系就生涩、淡
了，再往后，就形同陌生的路人。但润
滑关系不一定只是物质层面的，有时精
神上的相通，胜过烟酒和吃请。赵老板
与我一南一北，相距甚远，但凡逢年过
节，我会主动给他去个电话，问候他的
家人，说说村里的情况，有时也会就当
下热点问题发两句独到的见解，他也就
一直没忘了我这个朋友。随着时光推
移，彼此还越发熟络了。认识他的第二
年中秋，他一次性从我们村订了五万斤
板栗，说是过节给职工都发一点。

后来，说上面不允许给职工发礼品了。
“酒好不怕巷子深。”听出我失望，他

说，“我会从其他渠道帮你想办法的。”
昨天他打来电话，让我去参会，我

一下就意识到机遇来了，肯定与板栗有
关。赵老板向来大手笔，我早有耳闻。
如果这回是宗大买卖，那对我们村来
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今年苦拉村要
是能销出二三十万斤，人平就能达到两
千元，加上市科技局对口扶贫资金，摊
下来，全村脱贫就有望了。

村民们有的手提肩扛，有的用手推
车推，有的赶了马驮，大袋小袋的板栗
便呼啦啦涌向村委会院坝，收板栗的老
板提了钱袋子，早已等在那里。村民们
兴高采烈，把一袋袋板栗码到磅秤上，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边一袋袋过了
秤的板栗倒出来，堆成一座座小山，那
边接过红红绿绿的钞票，哗哗地数，个
个乐得合不拢嘴……我脑海里正涌现
这热腾腾的喜人场景。

火车咣一声停下来，把我从浮想中
拽回现实。

这是到了保宁县城，保宁县是人口
大县，老远就看到站台上黑压压的人，
他们涌上来，把原本满当当的车厢塞得
更紧了。我们有座位的还好，那些没买
到座票的就惨了，连落脚的地方都没
有。一拨人挤过去，一拨人又挤过来，
人声嘈杂，有脱了鞋把脚亮出来的，有
撩起衣襟散热的，有抠了纸盖泡方便面
的，一时间脚臭味狐臭味方便面的香味
混合成一种复杂的气味，充斥着整个车
厢。人与人之间是需要距离的，这些形
形色色各不相干的人，大眼瞪小眼地挤
在一堆，是非常难受的，我不想多看一
眼车厢里的龌龊与不堪，就把目光扭向
窗外。外面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却很
少看见农人的房舍，我就纳闷，这些人
居住在哪，到这些一望无边的田野里劳
作，得走多久？一定是使用什么交通工
具吧，否则，不等走到自家地里，可能天
都黑了。

本来这次可以轻装上阵，直接同赵
老板接洽，参加订货会，住星级宾馆，吃
大餐，好好享受，风光一把。因为好久
没来省城了，要不是这样的机会，我也
脱不开身，村上那些大事小物，都得找
我，好像离了我地球就不转了似的，真
让人哭笑不得。乡政府三天两头开会，
无论大会小会，都被冠以重要会议或紧

急会议，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你还得至
始至终做出认真听会的架势，时间长
了，真令人生厌。这回正好出来放松放
松，散散心，可倒好，跟着个尾巴，甩也
甩不脱。一想到冯寡妇，就彻底败坏了
我的心情，心里那点轻松劲顿时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说不出的沉重与沮丧。
她这次是死死赖住我了，她认为村主任
的能量大得很，没有摆不平的事，定要
我给她做主。唉！这个认死理，一根筋
走到黑的婆娘，真拿她没办法。

此时，我已深深后悔，不该带她来
的，只怪我当时心软了一下。

到了西安火车站，已是深夜十二点
过十分，这个点我也不愿打扰老罗。老
罗是我从小一同长大的伙伴，只比我大
一岁。我们一起上学，一起逃学，一起
下河洗澡，一起摸虾捞鱼。高中毕业，
我两一同入伍，后来我提前转业回到村
里，他比我晚两年转业，却走了狗屎运，
安置在省城一个街道办事处，现在已经
是办事处副主任了。我们是忘年之交，
他每次回老家来，第一时间就会来找
我，然后没完没了地邀约喝酒，我每次
去了省城，也必须到他那里报到。他喝
酒跟他的性格一样豪爽，只要有人给满
上，不问由来，仰头便喝，因此喝出了很
大的酒量。我们只要在一起，就互相抬
杠。我们从不叫对方的大名，只喊绰
号。我叫他萝卜头，因为他脑袋大；他
称我黑娃，我皮肤生来就黑。

尽管我们处得这样随便，但深更半
夜去敲人家的门，我做不出来，尤其还
带着个女人。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
住了下来。

冯寡妇的房间就在我隔壁，当我把
房间钥匙递给她的时候，她还意味深长
地晃了我一眼，我故意将目光移开，不
与她相接。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懒得理
她，也懒得去猜她的心思，甚至连一句
话也不想说。见我冷漠，她也不好说
啥，接了钥匙，怏怏地开门进去了。这
是典型的中国式车站旅馆，脏，乱，差。
过道里还算看得过去，像草草打扫过，
可跨进房间，一股霉臭味直冲鼻子，室
内摆设非常低劣，电视机是那种带天线

的，机身笨重，已严重老化，显得十分古
旧；烧水壶没了盖子，我拿起来一看，壶
底锈迹斑斑；房间的隔墙不知是纸板还
是压木板，刷了厚厚的涂料，有些刺鼻
的味道，一点不隔音，夜里，冯寡妇在床
上辗转滚动的吱嘎声清晰可闻。

第 二 天 一 早 ，我 拨 通 了 老 罗 的
电话。

我起码有三个年头没来西安了，不
用说，老同学兼老战友非常热情。

黑娃，你在西安什么地方？我马上
开车过来接你！

刚到，在火车站！
不一会儿，他开了一辆帕萨特过

来。看到冯寡妇，他有些诧异，我没当
面介绍，把他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白
泥村的，姓冯，来西安找他男人，没出过
远门，摸不着头脑的，让我带过来。这
事说来话长，以后再详细告诉你。老罗
转身不失礼节地同冯寡妇打过招呼，并
介绍了自己。我看见冯寡妇的脸红了
一下，但只是一瞬，就像天空扯了一下
闪，立马又恢复了平静。她居然还会不
好意思。可我还没顾得同老罗寒暄，她
已经同人家攀谈上了，听说是本土本乡
的人，话题一下多了起来。

我们的车穿城而过，城里到处是森
林般密集的高楼，马路像一条条再宽也
不够用的渠道，密密麻麻的车子，宛如
渠中汹涌的流水，红绿灯就是开关渠水
的闸门，闸门一开，汽车潮水般向前涌
去。这一切让我感到眼晕。此时我才
发觉，自己住惯了乡下，这大城市还真
让我有些无所适从。我突然可怜起这
都市里的人来，他们神色匆匆，连走路
都是快四步，成天疲于奔命，却生活在
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人口密度大，空气
本就污浊，再加上满大街汽车制造的尾
气，这么多人，你呼出来，他吸进去，循
环往复以至无穷。由此我又想到了吃，
民以食为天，偌大的城市，人人张嘴都
要吃，哪里等得了慢慢生长，难怪出现
农药浸泡，生长素催生的蔬菜水果；饲
料堆出的各色肉品；十八天上餐桌的鸭
子；没有吃过一根草的兔子……这些现
象又说明了什么？

（连载2）

□黄元芳

前天，勋哥请大家小聚，事
前几个哥们儿调侃斌哥缺少魅
力，说青老师太清高，总是请不
出来。经不住斌哥回家后的软
磨硬泡，青凌只好答应一起去吃
饭。席间，建军请大家本周末吃
牛肉，特别强调青老师要给面
子。青凌婉拒道：“这周末恐怕
不行，我和几个幼师校的同学相
约周末去羚羊寨，要在那里露
营，望星空。”

闻言，雄哥的老婆李莉来了
兴致：“羚羊寨离县城才几十公
里，是我们的香格里拉，好多外地
的游客都去过了。只可惜，家里
的男人整天想着喝酒打麻将，我
到现在还没机会去。”

建军当即改了主意：“那我们
也去羚羊寨！”

于是，勋哥和建军立马开始
查阅景区概况，安排行程，为了避
开周末的高峰期，他们决定周三
去，周四回。一切安排妥当，建军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青凌说：“嫂
子，这么多人围到你转，你要跟我
们一起去哦！”

青凌不好再推辞，只能随大
家开启这场说走就走的旅程。

汽车越爬越高，七拐八弯地
开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景区
的停车场。下车后，一行人提着
行李，一路说说笑笑地往露营地
走去。路边有怒放的杜鹃花，群
山脚下的雅砻江像一条玉带在
山间缠绕，向天边蜿蜒，方圆七
八公里的草坡上开满金黄色的
小花，此情此景让青凌感到心旷
神怡。

羚羊寨的露营地坐落于草坡
汇聚的平坦之处，八米多高的彩
钢棚下面安放了六把躺椅，十几
张大圆桌，厨房和麻将室搭建在
稍高一点的平台上。青凌感慨，
露营地虽一切从简，但居然没忘
了建麻将室。

已到午饭时间，勋哥在其中
一张圆桌上摆出卤鸡、卤鸭脚、
卤鸡爪、卤猪头肉、卤猪尾巴、凉
粉凉面、桃子苹果梨等零食。众
人一拥而上，女人们很快就吃好
了，男人们则一边喝酒吃肉，一
边闲聊。

青凌对斌哥说：“明天返回
要开车，你别喝酒了，陪我们去
逛逛吧！”

“明天才开车，今天中午喝点
啤酒不碍事儿，你们想逛就去逛，
我们几兄弟摆会儿龙门阵后还要
打麻将。”雄哥替斌哥抢答。

“ 来 这 里 不 看 风 景 ？ 打 麻
将？”青凌很惊讶。

“等太阳下山，不热了再去看
风景。”男人们敷衍道。

太阳在头顶暖暖地照着，仿
佛置身于明媚的春日，蓝蓝的天
空上漂浮着雪一样的云。草地
上黄色的小花开得很铺张，好像
铆足了劲儿要用自己的黄碾压
草地的绿，青凌情不自禁地俯下
身去闻花的芬芳。

“我看啊，真没必要去呼伦
贝尔大草原，咱们羚羊寨的草原
一点也不逊色。”张燕燕做了一
个深呼吸。

青凌微笑着点头：“这里的草
坡平缓又有起伏，偶尔还有一两
棵低矮的高山栎点缀其间，北方
的草原虽辽阔，但看久了就觉得
单调乏味，还是我们南方的山水
秀丽多姿。”

“我们拍照吧，让没来的亲
朋好友也能欣赏到羚羊寨的美
景！”张燕燕边说边从小背包里
掏出好几条丝巾，让青凌和赵芸

也来武装武装。青凌见她戴着墨
镜和遮阳帽，想到中国大妈拍照
的标配，忍笑忍得很辛苦，赶紧
说：“我面对镜头就手足失措，很
不自在，还是你们俩做模特，我来
当摄影师。”

张燕燕马上进入角色，她一
手轻触帽檐，一手叉腰，看着镜头
露出妩媚的笑。

青凌翘起大拇指：“好一个
‘我型我秀’！”

“这是腰痛、脑壳痛！”张燕燕
一脸入戏。

赵芸笑着附和：“那就再来一
个牙痛、肚子痛！”

一通拍摄后，张燕燕跑过来
看青凌刚拍的照片，想挑几张发
满朋友圈“九宫格”。张燕燕的朋
友圈里大多是她和朋友摆拍的照
片，“迎宾曲”“嗨起来”“金鸡独
立”“一起敬个礼”“找回我们的童
心”“掀起我的丝巾来”......她的道
具和服装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大
多是网购的，初看挺好，细看粗
劣。她几乎每天都发朋友圈，格
式为照片配一段心灵鸡汤式的文
字。点赞的“好友”很多，评论也
不少，张燕燕非常在意朋友圈里
的点赞、评论量。

青凌明白，张燕燕心里对她
颇有微词，认为青凌不给力，从来
不给她的朋友圈捧场。可是，这
些敷衍式的捧场有意义吗？的
确，燕燕长得很美，身高 1.65 米，
五官的比例堪称完美。然而，岁
月是把杀猪刀，毕竟是五十多岁
的人了，燕燕脸上胶原蛋白流失
严重，身材也明显发福，美颜和
修图都难掩岁月的沧桑，那些做
作的小儿女情态让青凌顿生强
烈的违和感。耗费这么多时间
和精力展示自己的快乐也就罢
了，还非要大家都来恭维，青凌觉
得张燕燕真是大河里洗煤——闲
着没事儿干。

“我的干眼症越来越严重了，
多看一会儿手机就干涩难受，好
像眼睛里进了脏东西，所以我很
少看朋友圈的。当然，我很羡慕
你多姿多彩的生活，燕燕，你是我
的朋友里长得最标致的美女。”青
凌认真地解释。

争取了一个粉丝，张燕燕难
掩的喜悦，她说，现在孩子工作
了，不用操心他们的学习。目前
也没有孙子，不用当免费的保姆，
自己还有不到五年就退休，单位
给老年人安排的事情很少，正是
人生好时节，一定要抓紧时间好
好享受生活，等到退休带孙子了，
比上班还恼火。

“我还在教学一线，工作量跟
年轻时没有区别。而且现在幼儿
教育工作要求终身学习，要求留
下课堂实录，一节课要花费很多
时间精力去设计和开展。如今我
年纪也大了，眼睛和嗓子都不复
从前，真是巴不得现在就退休
呢！”青凌倒起了苦水。

“李莉还不到五十岁就已经
不在教学一线了，人家现在在抖
音上上健身课，每天花四个小时
锻炼，身材可真好了，面色也白皙
红润，看起来比我们年轻十来
岁。都在学校工作，你们工作量
的差异怎么这么大？”张燕燕愤愤
不平。

青凌不知道如何接话，只好
沉默。

（连载2）

□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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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都知道，张小花在嫁给牛滚

龙之前，曾与张龙有过一段美好的情
愫。在外人眼里，张小花虽姓张，却是
张明父母在“逸夫小学”门口捡来的弃
婴，两人长大后若能配对，是亲上加亲
呢。然而，幸好两人当时没坠入爱河，
否则……因为张小花的真实身份是张
龙的远房堂妹，倘若真与张龙成婚，还
真有违人伦。但多年来，除张龙母子
外，没多少人知道张小花的身世，包括

张小花本人。
三十多年前，张明父母结婚后多年

未育，那时节，恰好张小花父母一心想
生儿子，便悄然将张小花丢弃在逸夫小
学大门前。张小花父母原打算丢弃小
花后再生一胎，这样既可逃避计生罚
款，兴许还能生出儿子。可是，老天爷
似乎与他们过不去，自从丢弃张小花
后，她母亲的肚子就再没鼓过。相反，
张明父母在捡养小花五年后，意外地生
了张明。村里人都说张明父母好人好
报，还说张明是被小花招来的，姐弟俩
的感情比亲姊妹还好。

小学毕业那年，张龙母亲得了绝
症。有个热心大妈见张龙和小
花每天都一起上学，一起打猪
草，认为这两个年轻人有“夫妻
相”，便想好事玉成。她建议张
母说：“早栽秧早打谷，早讨媳妇
早享福。”

那位热心大妈想主动作媒，
为张龙准备“开口礼”，惊得病
恹恹的张母从床上一跃而起，
完全不像一个重病之人。张母
忙不迭地谢过大妈的好意，并解
释说两个娃儿属相相克——一
个属猪，一个属猴，猪猴不到
头！热心大妈虽感意外，却只得
抱憾而归。

当天深夜，母亲叫张龙跪
在自己的病床前，并向他讲出

了张小花的身世。末了，母亲抚着张龙
的头说：

“儿啊，妈不能陪你两爷子了，幸好
你已长大。小花命苦啊！不能再让她
受伤害了。你要对她的身世保密，如果
事情被人捅出去，你大伯一家就会有麻
烦，甚至坐牢。你和小花是有血缘的堂
兄妹，肯定不能结亲……”

那天，张龙刚满十五岁。但那一
晚，他觉得自己突然间长大了，甚至觉
得自己的年纪被倒了过来，成了五十
岁。一颗幼小的心，在母亲的抚慰下变
得脆弱不堪，直到现在，他依然感到钻
心地痛。

几天后，母亲走了，张龙哭得几近
昏厥。他知道父亲本分，自己不得不开
启早熟的人生，以后的路不管多坎坷，
都只能靠自己单独走了。

张龙忍着悲痛，在三亲六戚的帮助
下葬了母亲。他怀揣一颗伤痕累累的
心，离开了给他快乐也给了他痛苦的
村庄，孤身一人去了城里，一晃就是十
多年。

张龙自小就怕女人流泪，尤其是
小花。多少次，他想把小花的身世告
诉她，小花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父
母是谁。但他内心异常矛盾，因为他
曾答应过母亲，要帮大伯一家保守保
密。他甚至没勇气直视小花那双哀怨
无助的眼神。

有一次，张龙实在憋不住了，就试

探着问小花，说以后是否想找回自己
的亲生父母。哪知一向温柔的小花悲
愤地说：“我就算去死，也不想知道他
们是谁。既然他们都不要我了，我又
何必呢？”

小花的态度异常坚决，这是张龙
始料未及的。自那以后，张龙便时常
告诫自己，再也不能触碰小花那颗易
碎的心了。

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张龙心中填
满了迷茫和悲楚。他不知道自己接下
来该怎么办，这条始终牵挂于心的路到
底还修不修？于他来讲，钱不是问题，
再多一倍也不是问题。

张龙的爱人李媛，虽是城里姑娘，
却识大体，一直默默地支持他。那次张
龙试探着，说想出钱为村里扩路，李媛
没加思索就同意了，还说如果钱不够，
上个工程的质保金已经回账了。李媛
的话，让张龙好不感动。

张龙知道，借酒消愁是骗人的鬼
话。因而适才三人喝酒时，张龙只是象
征性的抿了抿嘴。现在，他感觉双腿快
僵硬了，不知自己的精神会不会也随之
僵硬。

张龙将呆滞的目光投向远处的沟
壑，继而又挪向近处那片正在风雨中挣
扎的芒果树。此时此刻，他感觉心里沉
甸甸的，埋于记忆深处的往事，如一只
跳兔，向他奔来。

（连载2）

寻 夫

哭泣的小屋

仰望星空


